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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教育焦虑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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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浩 

 

中国用了 40 年，走过了发达国家 200 年的路，教育的成就有目共睹。我们建成了

世界最庞大的教育体系，从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到民众普遍享有教育机会。教育对我国

经济发展，文明建设，社会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但是为什么这些年社会对教育的诟病与日俱增？有观点认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

容中国教育的现状，那就是焦虑”，学生焦虑、家长焦虑、老师焦虑、校长焦虑，全社

会焦虑。 为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但多少年过去了，为什么社会对教育的焦虑程度越发严重。原因何在？困境怎么破？除

了人们通常所归因的考试制度，独生子女，文化传统，就业市场等等因素外，我想从一

个新的角度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们能否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法则，把多数人的期望看成是人民的期望，制定行动

方案，从而满足人民的期待，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简

述一下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有意思的定律，就是阿罗不可能定律。 

1951 年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在他的经济学经典著作《社会选

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研究了投票选举方式，也就是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

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人们能否将社会每个个体的偏好次序综合成整

个社会的偏好次序？他通过严谨的数学推导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

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从个人偏好顺序推导出群体偏好顺序。阿罗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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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是：根本不存在一种能保证效率、尊重个人偏好、并且不依赖程序的多数规则的

投票方案。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

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 

阿罗的不可能性定律经受住了所有技术上的批评和挑战，于是阿罗定律似乎成为公

共选择研究领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怎样综合社会个体的偏好，怎样在理论上找到

一个令人满意的，评价不同社会变革方案的方法，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后人又建立了

具有更一般性的不可能定律（比如艾利亚斯 2004 年））。 

阿罗定律对我们回答教育焦虑问题有什么启发呢？ 

1、首先，“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中人民这个概念太模糊，太泛化，只是一个笼统的

称谓，现实中没有一个所谓的“人民”，只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对应到阿罗定律里就是

那些不同的个体）； 

2、第二，不同利益群体对教育的偏好和期望是不同的，非常复杂，对应到阿罗定

律里就是那些不同偏好的顺序； 

3、阿罗定律说，当有超过三种偏好和超过两个利益群体的时候，不可能通过少数

服从多数的方法找出让大家都心悦诚服的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合意的方案。 

由于我们的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利益群体以及众多的教育类型和机会，所以说要得到

一个笼统的“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非常困难的。由此可以得出构成人民的各个群体对教

育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意，并导致焦虑是必然的。那么如何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

的教育焦虑会与日俱增，越来越严重？ 

4、阿罗定律告诉我们：随着利益群体和可选方案的增加，阿罗式程序投票的结果

有可能越来越偏离其追求的社会总体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教育事业快速的发

展，教育机会教育类型日趋多样化，而且社会的利益群体可以更加被细分，比如改革开

放早期，人们的高等教育机会基本是有和无的问题，而后来不仅是能不能上大学了，而

是上什么类型什么层级的大学。而早期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

扩充，所以无论是利益群体还是教育方案都变得更加多元，这就使决定出社会普遍认同

的合意的发展方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越发偏离社会理想目标，从而导致人们的不满意

程度越来越强，对教育的焦虑越来越大。 

以上这些结论似乎是：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社会对教育有各种不满意是必然的。

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有这么严重的教育焦虑呢？我们怎样才能

跳出在教育焦虑陷阱中越陷越深的困境？ 

5、关于这一点，用阿罗定律也可以给出有趣的分析。在阿罗定律里，偏好排序的

传递性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即如果选择 A 优于选择 B，选择 B 优于选择 C，那么 A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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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 C。这种传递性需要建立在欧几里得空间里。而属于非欧几何空间的黎曼空间里，

A 优于 B，B 优于 C，A 并不一定优于 C。也就是说在黎曼空间里，由于不必须有传递

性，阿罗定律中所说的不可能性变得有可能了。 

我们可以把欧氏或者非欧黎曼空间想象成我们生存的外部环境，中国如同一个欧氏

空间，主流偏好遵从欧式空间的传递性，也就是衡量成功的尺子很单一（比如认为上各

种大学都比上高职要好），而非欧黎曼空间的含义是偏好的排序可以是多维的，偏好排

序可以逆转，也就是社会可以容纳人们多元的偏好，让多种价值都受到尊重，不是永远

用一把尺子作唯一标准框定优劣比对高低。在这样的一种外部环境中，才有可能存在相

对而言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教育发展方案。 

阿罗不可能定律的意义在于可以免去人们许多无谓的纠结，省去许多浪费资源的无

用功，而把教育改革和治理的资源用在刀刃上，用在治本上。那么什么是本呢？ 

1、我认为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并不源自教育系统本身，而是教育系统外部的病症

通过教育系统传递给了与系统相关的人们。一个人有了炎症，表象可能是身体发热，如

果我们盲目地给身体降温，把身体放进冰水里，炎症是除不去的，还会加剧身体的疾病。

现在中国的教育正在承受着其不能承受之重。教育焦虑的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社会的评价

机制，在于劳动市场，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试想，如果毕业后人们能靠自己的能力

过上比较体面的安定的生活，高考不再是决定终身的独木桥，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出路

和发展空间，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那么许多人的教育焦虑会降低，甚至

会消失的。 

2、 那么教育系统本身对于抑制教育焦虑是不是无所作为呢？我觉得应该不是的。通过

前面的分析，至少有一点需要理解的是，当我们谈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时候，我们需

要尽可能把人民这个概念细分成不同的群体，相应的教育改革和实践一定要目标定位非

常清楚，要允许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切忌一刀切，切忌把某些群体的价值偏好作为

是唯一正确的目标强加于整个社会。如果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都能在教育系统中找到适

合自己的教育，这个教育系统就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系统。当然，即便有这样的系统，

可能也无法根除人们的教育焦虑，因为教育焦虑的最本质的根源并不在教育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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